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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凭杯酒长精神：李炜教授追思
怀怀人人

周勍

时光如同滤纸，滤掉
的大多是那些看似习以
为常的平常，这就如同我
们得病时需要吃药，而往
往鲜少知道这个药是何
人发明的一样；而那些救
活人性命的神奇的手术，
又是由何人首创？随着
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中国的中医
药走向世界的现状，以及
院士遴选制度，一时间都
成了社会的焦点。

其实，医学界的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
程院院士容易被忽视，
这一批真正可以用“爱
国”与“卓越”来形容的
老知识分子。这是我负
责的团队历经两年有
余，对这些可敬的“两
院”院士做口述历史的
过程中最直接的感受，
甚或是一直憋闷在心底
的嘶喊。

2002 年，中国医学
界当时健在的“两院”院
士共有 40 余位，我们先
后接触、访问了 37 位，
他们当时的年龄从 60
到 90 多岁不等，在整个
访问过程中，我发现他
们最大的共性有二：

其一，他们一致爱
国。像首批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胸部及心血管外科奠基人吴英
恺，作为美国一家大医院的首位华裔外科
主任，当全面抗战开始，他抛弃“高官厚
禄”毅然回国——冒险坐上装满弹药的船
先到好望角，穿过纳粹深藏在大海里的潜
艇防线，然后再一路跋涉到印度，乘坐军
用机飞越“死亡航线”驼峰线到重庆。临
行前，美国的院长竭力挽留：“你留下了就
可以接我的班了，再说中美都是盟国。”吴
英恺说：“中国的抗日战争更残酷，那里是
我的国家。”

在访谈时，老人绝少谈在重庆给蒋
介石、宋子文这些显要人物治病，谈的多
是如何医治伤兵和平民。都到了 92 岁
高龄了，吴院士仍坚持每周两次到医院
看普通门诊。须知，在世界范围内，有 30
多种手术的首例都是由他实施的，他是
一位“让院士们崇拜的院士”。

第二批像周同惠、王世真、薛社普、梁
植权、吴阶平等院士，他们都是 20 多岁在
美国取得了博士学位并从事着待遇优渥
的研究工作。1949 年，他们集体向美国总
统写信强烈要求回国。由于他们中不少
人是从事核医学等前沿学科研究，一直拖
到 20 世纪 50 年代才由周恩来斡旋，用朝
鲜战争的美军战俘交换回到了国内。

第三批像吴旻、刘耕陶、巴德年、于
德泉、朱晓东等院士，都是 20 世纪 50 年
代后或是出国留学或是长时间在国外从
事研究工作。

其二，他们这个群体的共同点是“鲑
鱼返乡”式的决绝归国。鲑鱼嗅觉灵敏，
能从 800 万升的海水中分辨出家乡水的
味道，一旦嗅到家乡水的味道，即刻就逆
流而上数千里洄游返乡。那种壮行是真
正的赴死舍生——成功返乡的鲑鱼的比
例只有千分之四，其目的就是回到祖先
聚居的那片砾石滩孕育繁衍。而这些决
绝归国的科学家们，心心念念的无外是：
报效国家，服务同胞！

我有幸亲近院士这个伟大的群体，并
按照国际口述历史协会的访谈规则完成
了部分院士的口述历史。我们开展这项
工作的目的是：为科学家立传，为科学研
究立言，为倡导科学精神立德。

关中民谚有云：日子好过，遇合难。
就是说再好的事情，碰不上合适的协作伙
伴都是枉然。从这项工作的开始至今，我
算是有幸之人：开始筹划这个项目时，就
巧遇了时任华银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的负
责人刘刚和李德福，是他们这间民营公司
慷慨地为访谈工作提供了经费支持，才使
得我们这个工作小组在国内第一次用口
述史的方法完成这一颇具规模的访谈工
程，首先感谢他们。其次要感恩我们这个
团队，他们在这个过程中经历的种种境遇
非亲历者实难感知。顾因明这位亲如家
人的老大哥，用他的学识与睿智亲力亲
为，完成了看似不可能完成的访谈；像“睡
在下铺的兄弟”一般的张兴杰，一边要访
谈，一边还要掌机拍摄所有的访谈对象；
而无论平素工作多苦多累，总是一脸笑眯
眯的艺术家舒阳老弟，我至今记得他背着
一个大包匆匆奔忙的身影。特别要感谢
的是负责沟通、联络院士们的张俊敏博
士，她的负责认真令我动容——访谈开始
时她刚身怀六甲，而现在书要出版了，她
的宝贝女儿也要上高中了。她留给我的
记忆则是：平日里拖着日渐沉重的身子，
上车下车、风来雨往……

《医者仁心——中国医学界院士口
述访谈》这本书能顺利面世，更要感谢老
友郭银星博士和她的同事曾辉以及中国
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正是大家拾柴，方为
这个多舛的“新生儿”拢起一堆温馨的
篝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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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璇、和亚旋

2019 年 5 月 6 日，我们的恩师、中山大学中文
系李炜教授与世长辞。

恩师走后，我们与他的家人、师长和各界友人一
样，陷入了涔潸的悲痛之中。为了以更好的方式追
思、缅怀李炜教授，在学校的关心支持下，在诸位师
长的主持下，我们怀着共同的信念，开始了为恩师整
理编撰一本学术论集、一本追思文集的工作。

经过近十个月的准备工作，现在《李炜汉语语言
学论集》《李炜教授追思集》终于克服困难，按计划在
李炜教授逝世周年之际付梓。回首这十个月的经历，
有许多人、许多事，我们永远难以忘怀。

应似飞鸿踏雪泥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这是苏轼
《和子由渑池怀旧》中的名句，也是李炜教授的父
亲——兰州大学李东文教授在他的著作《鸿爪雪泥》
后记中的开篇语，更是这本书题名的由来。李炜教授
生前很看重老先生这本著作，也将“鸿爪雪泥”的精
神引为人生信条。

熟悉李炜教授的人都了解，钱财他是不甚看重
的，功名也每常是可以“让”的。若说他身后最大的遗
产，应该是倾注了毕生热爱和心血的学术研究，以及
传递给身边亲人、朋友、学生那些正直、善良、洒脱、
坦荡的人生态度。

这些财富不应该隐没，更不应该被遗忘，而应该
属于全社会，应该在更宽广的时间和空间里，带给更
多人前行的力量。因此，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应该做，
而且必须要做好的事情。

当我们还在酝酿筹谋时，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代
汉语及语言学教研室的庄初升、刘街生、林华勇等诸
位教授就想在了我们前面，他们坚定地表示：把李老
师的文章整理出版，是对他最好的纪念方式。

更让我们感动的是，老师们不只是明确表态，更
对编辑出版工作给予大力的支持，并且在项目刚刚
启动、一筹莫展的时候，身体力行地主导了前期的筹
备事项。学术论集和追思文集两书同编的构想，就是
由老师们最早筹划并提出的：将李炜教授的学术文
章整理结集，同时将师长、同事、学生、亲友及社会各
界纪念李老师的文作另外单独结集，形成两本配套
的纪念书籍一同出版。此等设计不可谓不用心、考虑
不可谓不全面，非真心关切不能提出。

庄初升教授还早早地慷慨宣布，书籍出版的经
费由他个人来支持。这在最初筹划两书、各项事宜尚
不明朗的时候，给了我们一剂稳心定神的强心针。
2019 年下半年，庄老师奉调浙江大学，临行前还专
门跟我们见面，谆谆嘱咐一定要做好两书的整理编
辑工作。

林华勇教授心明眼亮，一直在积极谋划，斡旋寻
求各方支持，促成出版计划。庄师、刘师、林师在书稿
的编辑整理过程中，也是主导把关、事无巨细，大到
整体方向、工作节奏，小至设计编排、遣词用字，都是
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审阅、修改。

原中文系办公室詹拔群老师，热心支持《李炜汉
语语言学论集》的编辑出版工作，积极争取系里的支
持，将其列为中文系之“中国语言文学文库丛书”。詹
老师熟悉丛书的申请和报批工作，几乎是手把手地
教我们填报各项信息，帮我们顺利完成了前期各项
审批流程。即使在调离原工作岗位之后，詹老师仍一
直关心两书的出版工作，不时帮助我们解决各种报
批中的疑难问题。

在各位师长的主导和支持下，《李炜汉语语言学
论集》《李炜教授追思集》（简称《论集》《追思集》，下
同）两本书的整体方案很快得以成型。但随之而来的
整理编辑工作，也让我们感到压力山大。

《论集》的内容是李炜教授生前已经发表过的学
术论文，这部分工作主要是收集、分类、整理、校对以
及向论文发表的原刊物申请收录许可等。虽然皆有
存稿，但这些文章有些发表年代甚早，有些发表在境
外刊物，要想尽数收辑、通统体例，也并非易事。

更让我们担心的是《追思集》，其中李炜教授逝
世时，除了师友们撰写的挽联、唁电和部分追思文章
以外，其他部分完全是一片空白。这本书的实际撰稿
人将会是李炜教授生前的师长、学生、各界友好，作
为编写人员如何联系他们，向他们约稿呢？我们希望
能够在恩师逝世周年之际，完成两本书的编写出版
工作，《追思集》的编写时间尤其紧迫。焦虑感和紧迫
感笼罩了编写团队的每一个人。

我们最终还是按期完成了两本书的文稿收集和
整理工作，这不仅得益于编写团队的通力协作，更要
归功于各位撰稿前辈的大力支持。可以说，在两书的
编写过程中，我们通过这种特别的方式更加深入地
了解了恩师早年的经历，也收获了许许多多前辈们
带来的难忘的感动。

人生难得相知心

回首两本书的编写过程，最令我们印象深刻的，
就是诸位师长、同事、亲友对李炜教授的深厚情谊。

李炜教授的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唐钰明先
生，将他视作自己的儿子。李炜教授逝世，唐先生
之悲痛，可想而知。然而，唐先生不仅强忍悲痛应
承了约稿，为《追思集》撰写了一篇《魂兮，归来》的
悼文，还打破了自己“不为人作序”的规定，“义不
容辞”“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论集》作了序。

更让我们感动的是，唐先生还为两书担任顾
问，不仅亲自审定《论集》的内容，还主动帮助我们
联系学界前辈，邀请他们为《追思集》撰文。

“数月以来，梦魂萦绕。李炜呀李炜，你可知你
父母揪心地思念你吗？你可知你的老友们盼望着
和你杯盏交错吗？你可知我和师母天天等着你‘汇
报’吗？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不信神也不信鬼，可我
多希望你能够重现人间啊。我禁不住大叫一声：魂
兮，归来！归来！！归来！！！”

每次看到这段文字，唐先生与李炜教授深厚
的师生之谊，都令我们潸然泪下、感动不已。

中山大学黄天骥先生在李炜教授逝世第二
天，就在媒体上发表了悼文与挽联，而且非常关注
两书编辑工作的进展，还亲自指导两书中各项内
容的编排和设计工作。

暨南大学邵敬敏先生在编辑工作初期，多次
打来电话关心两书的进展，提了很多重要意见，还
在编写组成立的第一时间将纪念文章发来，文中
那句“李炜兄弟”饱含的悲痛与不舍，令人动容。

中国社会科学院江蓝生先生细读完了李炜教
授在《中国语文》上发表过的七篇论文，才提笔写
下《人已去，文尚在》，高度评价李炜教授的学术成
就，并鼓励我们继承李炜教授的遗志，做好研究
工作。

我们在开会时偶遇北京大学陆俭明先生，忐
忑之中当面向陆先生约稿，陆先生不仅一口答应，
还向我们不断地表达自己对于李炜教授早逝的惋
惜悲痛之情，并在回北京之后立刻写纪念文章发
来……

《追思集》中，这几位学界前辈们是年龄较长
的撰稿人，也是最早一批寄来文章的撰稿人。他们
对于李炜教授的深情厚谊，对于此次编写工作的
关心帮助，我们将永远铭记。

李炜教授幼时曾在兰州市青年京剧团学艺，
与文艺结缘。在学术研究之外，文艺是李炜教授着
力最多的第二事业，也曾和文艺界的好友们合作，
留下许多为人称道的作品，邀请文艺界好友追忆
过往是十分重要的篇章。

我们向中大校友、词曲作家陈小奇先生约稿
时，陈小奇先生回复“给我些时间，近期事很多”。
然而一周后，我们就收到陈小奇先生的文章，追忆
了他跟李炜教授 20 年来“山高水长”的交往故事。

青年舞蹈家王亚彬女士在收到我们的约稿信
时，正在繁忙的巡演路上，但是立即回信应允，并
在巡演途中写下了追思文章。

这些文艺界友人的文章，为我们还原了一个
为广东文艺和中大文艺亲力亲为的李炜教授。

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前辈接到撰写纪念李炜
教授文章的约稿函时，内心都是非常矛盾的，一方
面很愿意以这种方式纪念和追思李炜教授，但心
中也充满了伤感和悲痛。很多撰稿人说，他们从回
忆到落笔，都经历了从纠结到平复，再纠结又平
复，这样不断地整理情绪的过程。

李炜教授的好友王箭老师，常年旅居英伦从
事科研工作，在接到我们的邀请后，特别认真地对
待这项“任务”，先后拨来三通越洋电话，回忆与李
炜教授交游的往事，沟通有关撰稿的想法，认真地
记录我们的反馈意见，最终熬了几夜才写好这篇
追思文章。

一直陪伴李炜教授对抗病魔的中山大学附属
第六医院王奕晖医生，在写作追思文章期间，给我
们发来多条微信记录，讲述了她印象中多面的李
炜教授。她说李炜教授是一个不够听话的病人，总
是把繁忙的事务放在第一位，但也是一个让她骄
傲的病人，以常人难以想象的意志力顽强地与病
魔斗争。

中山大学校友、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百忙之
中为《追思集》作序，开头第一段即是“好几次准备

动笔，最后都因各种原因岔开去。我明白，自己潜
意识里，一直在回避这篇文章。”像王箭老师、王奕
晖医生、陈平原教授的写作历程，在《追思集》的撰
稿人中不是少数。

除了这些发来稿件的撰稿人外，还有几位我
们已经约稿、却最终未能发来稿件的撰稿人的故
事，亦值得一记。李炜教授的结义兄弟许会斌先
生，在接到我们的邀请后，感谢编写组的努力之
余，也提出还是希望把这份多年的兄弟之情留存
在心底。李炜教授在北京大学读书时的好友、北京
大学出版社杜若明老师亦是如此。

对这些前辈的选择，我们虽有遗憾，但也深受
感动，他们确实把对李炜教授的深厚情谊看得比
金子还要贵重。我们在理解之余，更觉万分可敬。

我们这些 80 后、90 后学子，入李炜教授门下
读书的时间较晚，向各位父执辈约稿的过程，也是
我们用一点一滴的信息，不断拼凑出一个更加完
整的李炜教授形象的过程。

李炜教授的发小、安博教育集团的黄钢先生，
发来的追忆文章《追念那个万里挑一的有趣灵
魂》，让我们知道李炜教授从小就是兰州女子师范
学校（李炜教授母亲原工作单位）家属院的孩子
王，“小时候的他就展现出了超强的领导力”，自封
“司令”，“经常是他在院子里口哨声一声呼啸，孩
子们就纷纷放下饭碗，冲到院子里集合”。李炜教
授的大学同学、甘肃省博物馆的张东辉老师，发来
的追忆文章《斯人若彩虹》，提到大学时期的李炜
教授是班级活动中的灵魂人物：

“他语言天赋极高，表达能力极强，方言土语、
京腔北调，张口就来、模仿到位、恰如其分，不管是
正襟授知识、还是席地侃大山，他总能洋洋洒洒、
亦庄亦谐，引得满堂人前仰后合！”

黄伯荣先生的三女儿黄绮仙女士回忆李炜教
授考研的成绩特别突出：

“父亲说，当年李炜考他的研究生时，他原计
划招两名学生，但李炜的成绩太突出了，比第二名
竟高出五六十分，最后我父亲就只收了李炜，想把
心血都倾注在其一人身上。”

而 1986 年，黄伯荣先生唯一的儿子不幸过世
时，“李炜第一时间就赶到我父亲的身边，安慰导
师说他就是导师的儿子，有什么事尽管吩咐，他一
定照办，做好服务。”

中山大学欧阳光教授回忆中文堂大堂的端砚
池和上方悬挂的中文系系徽，都是李炜教授参与
设计与安放的。“安装那天，他在讲学厅前后左右
跑上跑下挥汗如雨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赞
叹“炜兄虽然已经永远离开了他深深热爱并为之
奋斗了一生的中文系，但他的精神其实已经凝聚
在中文系的这些标志里，不可分割，必将与中文系
一起永存！”

在年长的师兄们笔下，我们也了解了早年间
那个意气风发的李炜老师。中山大学中文系 90级
的李兴文师兄写道：

“1990 年秋天，还是讲师的李炜老师那英俊
的外表、洒脱的身影、标准的普通话、幽默风趣的
授课和那张永远带着微笑的脸深深镌刻在同学们
的心中，赢得了一大票‘炜哥粉’（我也毫不意外地
成为其中之一）；我宿舍就有一半人因李炜老师的
一句话而把《新华字典》背了下来。”

92级的高伯齐师兄回忆道：
“我上学期间和毕业后几年跟着他参与了多

个大型晚会的策划，那时候社会上热衷于办晚会，
而他是大师级的策划家，广东省内一些顶级的活
动、经典的晚会都有他的影子。2004 年中大 80周
年校庆，学校让他负责整个庆祝晚会，他很快就集
合了广东省内影视歌舞等方面的‘大腕儿’们，并
挖掘出校内各方面人才，晚会最终赢得众口交赞，
留下不少经典，中央电视台更是前所未有地播出
了长达 40 分钟的节目。”

这些我们不知道的恩师往事，并没有消散在
光尘之中，而是被亲历者一一细心收藏，永远地保
存在记忆深处。感谢这些亲历者的分享，在《追思
集》中，我们得以重温李炜教授的音容笑貌、品格
风范。

言有穷而情无终

在过去的大半年中，这两本书的编辑出版工
作，也是我们整个编辑团队的情感寄托。去年 10
月，在两书正式立项之后，我们将李炜教授门下的
18 位学生李丹丹、和丹丹、石佩璇、刘亚男、黄燕
旋、于晓雷、王琳、张荣荣、范培培、张超、林梦虹、
杨靖雯、沈冰、洪妍、魏兴舟、王旭、徐风翎、张佳浩
分成了两组。

李丹丹担任两组的总统筹，黄燕旋担任《论集》
的编写组长，和丹丹、石佩璇、刘亚男担任《追思集》
的编写组长，于晓雷负责与出版社对接协调等外联
工作。在中山大学中文系现代汉语及语言学教研室
诸位老师的指导下，两书的编写工作开始了。

书稿的编辑工作千头万绪，从收稿到整理再
到一轮又一轮地校订，都是十分需要耐心和定力
的工作。两书同时立项、同步开展，编辑校对工作
时间紧、任务重。《论集》的稿件年代有早有晚，体
例不尽相同，许多细节条陈需要追根溯源、逐字校
订；《追思集》的稿件长短不一、风格各异，许多人
物、事件，特别是文字都需要逐一认真核对。

编写团队的成员，有些是高校青年教师，教学
科研以外，儿女尚小、家庭负担也较重；有的是在
读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正处于毕业论文撰写
和求职的关键时期；还有的成员在北京、贵州工
作，参与开会讨论多有不便。但是大家心照不宣，
都把这份特殊的工作放在重要位置。

于是，编写团队中有深夜一两点完成编写发送
到工作群里的，也有凌晨四五点起床来接力编辑校
对的，每个人都尽力安排好自己的时间、挤压休息
的缝隙，在接力中完成全书的编写。在老师们的指
导下，编写团队兵分两路开展整理编辑工作，汇总
后再与出版社责任编辑团队对接，按期完成了出版
前的整理校对工作。支持我们克服所有困难、完成
攻坚任务的，是心中怀有的对恩师深沉坚定的爱。

正因为怀着这种崇高的感情，我们对书中的
细微处用心甚多，此处仅列两处，一为全书的排序
原则，一为新增的“各界寄语”板块。

《追思集》的文章来自社会各界，排序工作成
为难点。一般来说，按姓氏音序先后、职称职务高
低是较常见的排序原则，但我们选择的是“以齿为
序”。“以齿为序”是中山大学中文系的优良传统，
也是李炜教授的处事原则。因而在“同事追思”“学
界追思”“亲友追思”中，我们遵循了该原则。

但在师生关系中，我们对“年龄”的概念做了
延伸。本书中的“学生”，主要定义是“李炜教授的
学生”，因而在“学生追思”和“学生寄语”中，我们
以入学年份先后作为主要的排序依据，入学年份
意味着“结识李炜教授的年龄”。在“各界寄语”中，
我们更加坚定地贯彻了“相识年龄”这个原则，根
据撰稿人与李炜教授的相识年份排序。希望借此
时间线索，展现李炜教授人生轨迹及情之所至。

在收集过程中，我们发现在报刊公众号转载
的文章下面，有很多留言感人至深，这些留言来自
社会各界。这让我们想到，除了“师长、同事、亲友、
学生”之外，还有一些可能被忽略的“交往”。

回忆起李炜教授的告别仪式上，他生前经常
光顾的餐馆老板、中文堂的物业管理人员、仅指导
过一两次演讲的外系学生，还有一些交往时间不
长的朋友也在送别人群中。这些短暂的、日常的交
往，李炜教授也用自己的人格魅力给他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展现他们之间的过往，可以让读者感
受到一个更加生动立体的李炜教授。于是我们设
立了“留言板”，记录李炜教授与社会各界的交往。

有些邀请对象从来没写过文章，我们就安排
专人采访，并根据访谈录音整理成文字。于是在最
初的“留言板”中，就有了和李炜教授结识多年的
理发师刘宾先生、家政服务人员刘自香女士的
故事。

在编辑过程中，“留言板”收集的内容越来越
多，分量越来越重，有李炜教授在日本访学时结识
的忘年友人卢燕丽教授，有学生家属，还有历届学
生。于是编委会将“留言板”单独成篇，命名为“各
界寄语”。在这些留言中，我们感受到中山大学教
授、广东省中国语言学会会长、广东省电影家协会
副主席、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副主席等身份之外
的李炜教授，感受到他“侠义之气”“与人为善”的
生命底色。这些交往的故事更加印证了李炜教授
是一个“明媚了周边世界的人”（中山大学彭玉平
教授语）。

在《追思集》中，有多位师长前辈提及李炜教
授最后住院的一百多天，是由多位学生在医院照
顾陪护的；李炜教授逝世后，也是门下学生执传统
弟子礼，为李炜教授送终发丧的。然而，比起恩师
对我们的培养教导，我们仍未能报之于万一；比起
恩师对导师黄伯荣先生、唐钰明先生的恭敬尊重，
我们也未能效之于万一。

“因风道感谢，情至笔载援”，愿借《李炜汉语
语言学论集》与《李炜教授追思集》两书，表达我们
对恩师永远的感激、怀念之情。

（上接 9 版）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认识，代表性
观点有“满天星斗说”“相互作用圈说”“重瓣花朵说”
“文明起源模式论”等。“文明起源模式论”的提出者
李伯谦认为，河洛古国的一系列考古成果，为探讨华
夏文明起源的“中原模式”提供了可能。

重视民生，发展农桑，重视传宗接代和社会长
治久安，不过分地把创造的社会财富贡献给神灵，
而是投入社会再生产。这一模式在后世被主流政治
社会所继承和发扬，成为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最具
代表性和引领性的主流发展模式和思想，也是中华
文明绵延不绝的重要原因。

“中华文明的根和魂在这里，其他地方文化断
了，没有延续下来。”为了帮助理解，李伯谦略带调侃
地解释，很多地方推崇神权，整天拜鬼拜神影响工
作，还把好东西都放在墓里或敬献给神灵，造成社会
财富的巨大浪费。

此外，河洛古国已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表

明中华文明从起源阶段就具备开放包容的特性。
遗址的出土器物包含许多外来文化因子：如

折腹鼎、背壶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陶器组合中出
现的大量双腹器，如双腹盆、双腹豆、双腹碗，以及
薄胎斜腹彩陶杯，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还可以看
到双墩文化靴形器、薛家岗文化折腹杯、松泽文化
折肩折腹壶、大溪文化杯等文化元素。

这些器物充分证明，河洛地区在距今 5000 年
前后就是联通四方的交通孔道。王巍认为，中原地
区具有居中的地理优势，有利于文化汇聚和辐射，
当时的中原先民对外来文化采取主动吸收而非排
斥的态度，这是中华文明的底色，也是文明得以延
续的重要因素。

未知元素待揭谜底

河洛古国吸引人一再探访，足以显示值得探

究玩味的现象很多。有些尚未知晓确切答案的，也
因未知的可能性平添几分神秘和魅力。

古代编年体史书《竹书纪年》有关于黄帝时代
“一百年，地裂，帝陟”的记载，唐代天文学著作《开
元占经》记载，“黄帝将亡则地裂”，表明发生了地
震，黄帝部落就迁走了。巧合的是，在双槐树遗址
发现了多处地震引发的裂缝遗迹。

地裂缝遗迹发现于遗址内壕和中壕东南部解剖
沟内，呈东西条状，错乱交叉，缝内有淤积黄土，还有
明显的地层错位现象。北京大学相关专家现场确认，
认为可能是地震引发的裂缝，且震级在6.0级以上。

遗址的三重环壕也有深意。从空中俯瞰，双槐
树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
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并均有对外通道。今天的普
通人很难想到，这些壕沟除了防御外敌入侵的功
能，可能还具备礼仪性质。

“三这个数字在古代可以与昆仑联系，因为昆

仑山上住的都是神仙，所以帝王之制都经常采用
三重，属于高端的礼制建筑。”顾万发说，这三重环
壕并非在同一时间建成，因为建设周期太长，但是
在聚落繁盛时期是共存的，这种规制也是判断遗
址具有高等级性质的重要证据。

还有一处特殊遗迹，专家们至今难以定性。该
遗迹位于大型居住中心基址前面，现存多排，已发
现 100 多米，采用了当时中国最为先进的土木工
艺法式——版筑法，类似现代铺地板砖，而且使用
跨度很长，可能是一处公共场所，这种布局颇有
“前殿后寝”的样子。

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性思
维、具有引领性的文明发展模式，大量建筑基址等
等，双槐树遗址所表现的这些内涵，以及种种被后
世王朝文明承袭和发扬的现象，足以表明五千年
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相信随着考古人员
的努力，河洛古国更多丰富的内涵将逐步揭示。

李李炜炜教教授授生生前前留留影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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